
电影评论

影片《狂暴巨兽》除了用富有张力的镜头语言与气势咄咄逼
人的动作场景作渲染之外，它实际要表达的东西似乎也有些内
涵。“狂暴巨兽”身不由己又猝不及防制造的这场“危机”，令整个
化解的过程成为一场人类揭露丑陋人性并自我反省的游戏；而在
拯救过程中，跨越种族的兄弟情也远远超越了个人英雄主义，在
战争似的灾难场面里熠熠生辉。

故事的主体部分从当天夜里坠落的三颗不明物体开始。它
们一颗落在了猩猩保护区内，听到巨响的猩猩乔治出洞查看；一
颗落到了俄怀明州的荒山上，被一只狼刚好撞见；还有一颗则落
入了一处保护区的水域内，被其中的鳄鱼当作食物吞食了。因为
受过剧烈的撞击，样本内部储存的绿色气体外泄，接触到的三只
动物除了身形不断成长以外，身体的某些功能也开始发生恐怖的
变异，而罪魁祸首的基因能量公司擅自制作违规基因武器的阴谋
也慢慢浮出水面。影片顺势进入高潮：三只狂暴的巨兽在低频音
波的召唤下，狡猾地躲过一波又一波围堵打击，不顾一切冲向芝
加哥繁华的市中心，所到之处楼倒、车毁、人亡，狼藉不堪。被推
到风口浪尖最前排的，不是蓄势待发的陆军特种部队，而是与乔
治感情颇深的灵长类动物专家戴维斯、基因能量公司前首席基因
研究员凯特和一身西部牛仔痞气的探员拉奎尔。

戴维斯与猩猩的故事则在整部影片中占据了大部分的篇
幅。戴维斯之前当过陆军特种兵，退伍后一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经常与各地偷猎分子正面接触。他爱跟动物打交道，其程
度远远超过跟人的相处。女主角凯特笑话他对人类不够友好，而
他只是觉得动物单纯且直接，没有人类那么多的“心口不一”。乔
治跟自己的母亲一样都患有白化病，通体白毛，珍贵无比。正因
为如此，在乔治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母亲被偷猎分子虐杀。戴
维斯为了救乔治，反击偷猎者并收养了它。他教会乔治看人的手
语，并与它沟通；乔治变异后，戴维斯一听凯特能治好乔治，就为凯
特出生入死；看着乔治在飞机上大开杀戒，他痛心却还是选择让它
与飞机一起坠亡。可是，当他打开降落伞，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
不起”。乔治也只跟戴维斯这个人类最亲，尽管自己的母亲被人类
杀害，但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乔治始终跟随戴维斯：它听乔治的
话，接纳新来的猩猩成员并照顾它们；突然变异打死一只熊以后，它
只在戴维斯面前表达出自己的无助与害怕；最后与狂暴的狼和巨
鳄对决时，恢复了神智的它跟戴维斯合作默契……于是，如人类
一般舍命相救的场面为漫天的硝烟送来些许温暖与感动。

戴维斯的爱与乔治的温情
郁妍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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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很有名气的画，从美
术史的角度来说，是“十大传世名画”。1990年，我国发行过编号为
T158的特种邮票，内容就是《韩熙载夜宴图》。

一般人或许会觉得这《韩熙载夜宴图》的题目是不是弄错了。夜
宴，夜宴，顾名思义，就是请客人聚会在一起喝酒吃饭。可是画面上
除了第一个场景摆有杯盘碗盏外，并没有特别的觥筹交错的动作，只
有听琵琶独奏、看美女跳舞、赏管乐合奏之类的，那是酒足饭饱之后
的事情，是不是叫“韩熙载夜宴后续图”更贴切？其实，这是把“宴”这
个字的意思片面化了。在古文中，“宴”当然有喝酒吃饭的意思，但还
有一个重要的意思，那就是“安闲、安逸”，是作为“安”的假借出现
的。古代汉语的词汇中，宴坐指安坐、闲坐；宴私谓公余闲居之时；宴
玩表示闲暇时赏玩。现代汉语中还在普遍使用的“海晏河清”，这

“宴”就代表安定、安宁。不过，古代的“宴”并不仅仅表示“安闲、安
逸”这么简单，它可能说的是“骄奢淫逸”。所以《左传》上说，“宴安鸠
毒”，意思是“宴安自逸，若鸠毒之药”。因此，“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解了“宴”字的意思，算是看懂了《韩熙载
夜宴图》的一半。

《韩熙载夜宴图》的创作背景，可以说是美术史上的另类，就是在
诗词上很有名的南唐后主李煜，想知道韩熙载每天晚上究竟在干什
么，就派了两个画画高手作为耳目，把看到的一切都给画下来。哈
哈，在古代当“间谍”还得是绘画大家，现在拿个照相机就可以解决问
题了。这就需要说说韩熙载的身份。韩熙载山东北海人，唐末进士，
原来是北方贵族，为了逃避战乱而来到南方，被南唐朝廷留用。李煜
想提拔重用他做宰相，但听到了很多不利于韩熙载的绯闻，“多好声
伎，专为夜饮”、“宾客糅杂，欢呼狂逸”，看上去纸醉金迷，十分不求上
进。李煜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虽然“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
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心里不舒服。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
呢？自己亲自去看看，有失身份，于是“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
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

其实，李煜派出去的耳目有两位，一位是周文矩，一位是顾闳
中。根据元朝学者汤垕的说法，“李后主命周文矩、顾闳中图《韩熙载
夜宴图》，余见周画二本”。这说明元朝时，周文矩版本的《韩熙载夜
宴图》还在世上流传。汤垕又说，“至京师，见闳中笔，与周事迹稍
异”。这说明两位画家“反映”的情况大致相同，但也不是一模一样，
毕竟不是照片嘛。但是遗憾的是，周文矩的版本后来失传了。不过
值得庆幸的是，顾闳中的版本传了下来，成了“十大传世名画”。

反正，在我们看到的《韩熙载夜宴图》里，韩熙载就是一个耽于安
乐的人。他一晚上到底干了些什么？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相当
于出示了五张照片，提供了五个场景。所不同的是，五个场景之间是
用屏风的隔断来显示“夜宴”的连续性，使整幅画、整个过程浑然一
体。韩熙载先是和大家一起听琵琶独奏；接着站在红漆羯鼓前，为舞
伎击鼓伴奏，参与度很高；中间还有小憩，洗洗手、揩把脸啥的，说明
过程冗长；然后听美女组成的小乐队管乐合奏；最后的场景，有人解
读为“调笑言欢”，有人理解为“宾客们陆续离去”，韩熙载站在两组人
物的中间，伸出左手呈摆手状，好像在说“再会、再会”。由于这画属
于“情况汇报”，画中的主要人物都可以“按图索骥”，知道谁谁谁。譬
如，第一场景中弹琵琶的是教坊司李嘉明的妹妹、床上穿红袍的那位
是新科状元郎粲，第二场景中，跳“六幺舞”的舞伎是王屋山。因为
《韩熙载夜宴图》的写真度高，历代学者都从画面里寻找自己有用的
东西，譬如南唐的床是什么样的，屏风又是什么样的，以及衣裳、帽
子、灯烛、碗盏都可以看出些端倪来。总之，除了毋庸置疑的美术价
值，《韩熙载夜宴图》的综合价值也是满满的。

不过，韩熙载之所以这样“明目张胆”地沉溺于声色夜宴中，很多
历史学家认为他是在装糊涂，以免引起李煜的猜忌——太要求上进
并不是什么好事,毕竟他是北方人。而李煜呢，派高手“图绘以上
之”，也不是出于什么好奇心，而是为了“规劝”韩熙载，你看你这么有
才的人怎么能这样呢！反正，韩熙载这么副样子，君臣反而相安无
事。

这就是名画，画里画外有一大堆故事。

《韩熙载夜宴图》
的那些事
司马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宁波博物馆引进的特别展览“金玉大明

——郑和时代的瑰宝”，在我眼里是近年来宁波最好的古代器物
艺术乃至古代艺术展览。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天潢贵胄”，展示明代藩王用度、冠带以
及所谓的薄葬；“金昭玉粹”，体现皇族成员的食器、佩饰；“法相真
言”，着重点出含有浓郁宗教元素的宫廷器物。

整个展陈可谓是一堂富丽，充分展现了明代金银首饰艺术的成
就，同时兼及明代藩王制度、墓葬规制以及近年来相关考古工作取得
的重大成就。对于芸芸你我，不啻为一场普及课堂；对于古代金银首
饰发烧友、研究者，更是难得的盛宴，尤其在宁波这样的城市。

但从策展的角度而言，此展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细节展现
中，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

一是主题拟定的问题。此展紧扣“一带一路”主题、特别是海
上丝绸之路课题，故将之系于郑和下西洋的大背景中，而实际上
且不说相当部分展品是在正德、嘉靖年间受封的藩王墓出土的，
在年代上够不上，更在于郑和的意义仅仅在于对宝石域外来源与
途径的推断，而其式样、工艺等核心因素却均是明代工艺美术的
发展使然，且深深牵连着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在那时广泛流传后
在器物上的折射。如此看来，拉扯了大旗，但成不了虎皮。

二是文物展陈的问题。少数文物的展陈不够妥帖，说明布展
人员对此课题的生疏。比如，一支金莲花簪和金镶宝毛女簪，被
倒放在展柜中，影响到了人们对其图案和纹样的观赏，尤其是毛
女金簪工艺丰富且有层次感，倒放着看太别扭了。又如，放置临
近的花钿与抹额，实物与名牌错位，且抹额倒放。再如，“金镶宝
三大士分心”、“金镶宝三教祖师分心”这两件首饰可以作为同类
放置在一起，有助于进行对比观摩。

此外，藏传佛教对明代宫廷艺术影响本身是个大课题，极其
复杂也极其丰富，提上一笔本属必要。但在此展上作为分主题展
现，与相关文物本身的数量与分量，显得不那么相称。

末了，再说一次，这个展对于宁波观众来说，是名副其实的
“特展”、“大展”。

艺谭论坛

文章更在“金”“玉”外
白 泽


